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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教授、聶華苓女士等知名聯中校友的照片。學校工會主席羅愛國老師領著我們參觀了正在建設佈展中的「校史陳列室」（黎智校友題寫），羅老師說：「我們會把這本書寫聯中歷史的書陳列在校史館中的。」一股暖意驟然升上心頭，聯中後代終於為湖北聯中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讓在此讀書的學子們知道自己學校的前世今生。

武昌實驗中學一九三八年與黃岡

初中合組為湖北聯中利川初中分校。這所全省著名的中學建有一個史料豐富的校史館，該館於二

○

一

○

年九十

周年校慶時建成。館內陳列有許多知名校友的照片，並有該校聯中時期的情況介紹。

四月十日，我和耿小平一同來到

湖北經濟學院，該校二

○
○

二年由原

湖北省立商業高等專科學校等三所學校合併而成。湖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始建於一九

○

七年，一九三八年該校

（省二中）高中部與漢口市立高級職業學校高中部合組為湖北聯中巴東高級商業職業分校，先遷巴東楠木園，後遷利川汪營。

此外，我還將新作送給武漢市聞

一多基金會，正如我書中所寫，抗戰期間，聞立訓、聞立詩、聞立志、聞立玲、聞立瑩、聞立武等聞一多先生的多位侄兒侄女就讀于湖北聯中各分校。

我仍在尋覓更多與湖北聯中有關

的學校，欲將《黌府弦歌烽火中

—
—

抗戰烽火中的湖北聯中》一書送給他們，讓這些學校的師生瞭解他們的學校、他們的前輩曾經走過的抗戰八年。

 
 

款款題詞

　
緬懷聯中

歷史不應忘記、也無法忘記，

歷史需要正視。只有走進歷史，才知道如何面對未來。值此湖北聯中建校八十周年之際，兩岸名流碩儒題詞緬懷。

前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先生

誌慶湖北聯中成立八十周年「培才育德」；

現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先生為

湖北聯中創立八十周年題賀「武陵弦歌

 

楚地英才」；
湖北聯中陳誠校長之婿，現台灣

湖北黃陂同鄉會理事長余傳韜先生題詞「吾楚有才

 

湖北聯中養之教之」；

湖北聯中陳誠校長之子，現台灣

陳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陳履安先生賀湖北聯中成立八十周年「民族大義三楚英才

 

復興中華

 

世世情懷」；

台灣黃埔同學會理事長戴伯特將

軍賀湖北聯中創立八十周年「龍騰中華

 

輝煌華夏

 

聯中精神永遠是中國歷史

上璀璨奪目的五彩雲霞」；

江漢大學榮譽校長李進才教授賦

詩一首慶賀湖北聯中八十周年「抗日烽火四處燃，同仇敵愾憶當年，聯中創建培新秀，壯豪神州立地天」。

歷

 

史

 

啟

 

迪

 

著

 

未

 

來

 —
—

今天的中華民族依然需要這種不

屈不撓的抗戰精神！

今天的中華民族仍然需要這種弦

歌不輟的聯中精神！

願聯中學人兩岸和平永續國泰民

安的心願早日實現！

二

○

一八年九月三日寫於北京青

溪曉齋

作者：王立，女，江漢大學教授

大
陸
全
面
改
革
開
放
四
十
年
，
我
黃

岡
劉
家
掙
脫
黑
五
類
樊
籠
，
重
振
家
聲
也

近
四
十
年
了
。
外
子
劉
俊
三
特
重
親
情
，

六○

年
代
初
，
曾
要
我
通
過
香
港
娘
家
，

與
兄
長
介
三
取
得
聯
繫
，
從
香
港
寄
出
信

函
、
照
片
、
現
款
、
衣
物
等
返
黃
岡
。
豈

料
文
革
一
起
，
這
些
郵
件
包
裹
全
成
了
海

外
關
係
的
罪
證
。
紅
衛
兵
在
百
福
寺
發
動

的
鬥
爭
大
會
中
，
經
常
響
起
「
打
倒
劉
介

三
！
」
的
吼
叫
。
我
們
和
家
鄉
的
聯
絡
就

此
中
斷
了
十
幾
年
。

八○

年
代
初
，
浩
劫
已
結
束
數
載
，

大
陸
鐵
幕
撤
除
，
俊
三
赴
日
本
旅
遊
，
從

東
京
試
寄
一
信
給
介
三
大
哥
，
內
中
還
夾

一
張
百
元
美
金
，
不
想
大
哥
居
然
收
到
。

從
此
又
託
香
港
友
人
不
時
匯
款
回
黃
岡
，

給
予
經
濟
支
持
。

入
夏
前
一
次
黃
岡
行

─
─

對
故
鄉
進
步
及
晚
輩
醫
術
親
情
的
總
體
驗

文◎
 

梁
中
英

我
們
的
大
哥
性
格
剛
毅
，
屢
因
海

外
關
係
遭
受
牽
累
，
甚
至
入
獄
四
年
，
也

停
止
不
了
他
對
醫
術
的
鑽
研
。
老
家
劉
家

大
灣
建
成
水
庫
，
大
哥
在
馬
曹
廟
取
得
補

償
土
地
，
他
立
刻
建
起
兩
層
樓
房
，
將
他

創
立
的
「
問
心
堂
」
老
招
牌
再
度
高
高

掛
起
。
由
於
他
醫
術
高
明
，
患
者
蜂
擁
而

至
，
最
後
累
得
他
自
己
中
風
倒
下
。

一
九
九○
年
三
月
底
，
俊
三
帶
著
我

初
次
返
抵
黃
岡
馬
曹
廟
，
介
三
哥
祇
能
悲

喜
交
加
的
垂
淚
拍
掌
歡
迎
而
無
法
言
語
。

一
群
侄
兒
姪
女
雖
已
成
家
，
但
多
是
農
村

戶
口
，
不
能
往
都
市
發
展
。
面
對
他
們
的

無
助
，
我
們
當
叔
嬸
的
毅
然
負
起
為
他
們

解
決
問
題
、
開
創
未
來
的
重
責
大
任
。

我
們
按
他
們
的
需
要
，
先
後
在
武

昌
市
、
黃
岡
市
、
馬
曹
廟
購
買
住
宅
及
舖

面
，
大
侄
及
五
侄
願
意
留
在
馬
曹
廟
，

繼
續
以
「
問
心
堂
」
名
號
設
門
診
及
賣

藥
，
我
們
給
他
倆
店
面
當
個
體
戶
。
二
侄

女
夫
婦
本
是
農
村
醫
生
，
四
侄
是
合
格
的

藥
劑
師
，
他
們
三
人
合
伙
出
黃
岡
市
開
起

「
問
心
堂
診
所
」
。
大
侄
女
夫
婦
當
時
還

是
咸
寧
國
營
機
械
廠
的
職
工
，
後
來
工
廠

關
門
，
下
崗
不
再
就
業
，
定
居
在
武
昌
市

武
珞
路
的
梅
苑
小
區
，
讓
劉
家
所
有
因
讀

書
、
業
務
來
到
武
昌
的
家
人
有
個
落
腳

點
。
當
然
，
俊
三
和
我
經
常
從
台
灣
回
來

探
親
，
經
香
港
轉
機
到
武
漢
，
第
一
站
就中英二婆獎勵當年已讀初中的孫兒童子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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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梅
苑
小
區
，
大
侄
女
夫
婦
是
最
週
到
貼

心
的
接
待
晚
輩
。

俊
三
過
世
後
，
四
侄
離
開
二
侄
女

夫
婦
，
在
黃
岡
市
開
發
區
另
覓
店
面
開
設

「
問
心
堂
春
和
診
所
」
，
因
店
面
二
樓
的

住
宅
明
亮
寬
敞
，
後
來
「
遺
愛
湖
公
園
」

又
建
在
鄰
近
，
我
返
黃
岡
市
，
必
住
四
侄

家
。

二○

一
五
年
我
參
加
過
含
芳
侄
孫
女

的
婚
禮
，
已
有
兩
年
多
未
返
黃
岡
，
原
因
之

一
是
近
年
電
訊
發
達
，
手
機
近
在
手
邊
，

隨
時
可
和
晚
輩
聊
天
，
真
有
天
涯
若
比
鄰

的
感
覺
；
原
因
之
二
是
大
侄
女
夫
婦
上
北

京
照
顧
待
產
媳
婦
，
後
來
又
留
下
撫
育

孫
女
，
我
無
他
們
接
待
，
至
感
不

便
。

二○

一
八
年
春
，
好
不
容
易

盼
到
大
侄
女
來
電
說
：
「
二
媽
，

我
們
回
武
漢
了
，
孫
女
也
將
留
在

梅
苑
小
區
由
我
們
照
看
。
」
我
立

即
安
排
入
夏
前
返
鄉
一
行
，
對
我

這
個
廣
東
人
而
言
，
湖
北
夏
天
極

熱
，
冬
天
又
極
冷
，
祇
有
春
秋
二

季
較
為
舒
適
。
四
月
中
旬
，
我
又

一
次
坐
上
廣
州
南
站
開
往
武
漢
的

高
鐵
，
享
受
那
無
比
方
便
的
探
親

之
旅
。在

梅
苑
小
區
先
住
六
天
，
快

三
十
年
的
老
房
子
，
大
侄
女
還
能

保
持
得
那
麼
完
整
乾
淨
，
當
年
我

親
手
選
購
的
床
鋪
被
褥
，
甚
至
牆

上
的
掛
鐘
，
都
燦
然
若
新
。
我
們

用
過
的
東
西
，
大
侄
女
必
刻
意
保

存
，
以
表
示
她
對
叔
嬸
的
敬
意
和
孝
心
。

我
在
廳
房
之
間
徘
徊
，
彷
彿
仍
聽
得
到
俊

三
和
大
嫂
汪
姐
的
殷
殷
笑
語
。

我
最
愛
吃
湖
北
的
蓮
藕
和
板
栗
，
大

侄
女
天
天
用
大
骨
頭
給
我
煲
藕
湯
，
我
盛
出

藕
塊
當
飯
吃
。
本
不
是
產
板
栗
的
季
節
，

大
侄
女
想
法
弄
來
一
袋
袋
炒
栗
子
，
她
不

停
的
剝
，
我
就
不
停
的
吃
。
這
兩
種
食
物

澱
粉
太
多
，
滯
了
胃
。
第
七
天
，
要
做
動

車
去
黃
岡
了
，
我
說
了
一
句
：
「
還
沒
吃

到
豆
皮
包
糯
米
飯
呢
！
」
大
侄
女
蹬
蹬
下

樓
，
立
刻
端
來
一
碗
，
我
竟
全
部
吃
完
。

動
車
駛
離
武
漢
高
鐵
站
，
半
小
時
後
抵

達
黃
岡
西
站
，
向
來
充
當
我
專
用
司
機
的

二
外
甥
去
外
地
了
，
大
外
甥
開
車
來
接
。

他
對
我
說
：
「
舅
媽
兩
年
未
回
來
，
我
們

黃
岡
進
步
更
多
了
，
我
兜
您
去
看
看
開
發

新
區
的
大
道
和
高
樓
大
廈
，
不
比
任
何
大

都
會
差
呢
！
」

就
在
我
嘖
嘖
讚
美
聲
中
，
車
子
來
到

了
四
侄
的
「
問
心
堂
春
和
診
所
」
，
診
所

裡
坐
滿
候
診
的
病
患
，
生
意
之
好
一
如

既
往
。
門
前
兩
株
金
桂
樹
長
得
更
高
了
，

現
在
不
是
桂
花
時
令
，
聞
不
到
那
撲
鼻
的

清
香
，
但
滿
樹
掛
滿
紅
花
，
我
原
以
為
是

綁
上
去
的
假
花
，
靠
近
一
看
，
竟
是
色
香

俱佳的攀緣玫瑰。四侄媳出身園藝世家，是有名的「綠手指」，經她調理的花樹，果然匠心獨運，與眾不同。

上得樓來，四侄媳已盛好一大碗

帶湯的豬肚蓮子在恭迎我，豬肚煨得軟爛甘香，我欲罷不能，竟又全部吞下。入夜氣溫突降，我祇穿單衣，又賴著追電視劇，添衣時間稍遲，等我起身去換穿毛衣的時候，一切都太晚了，牙關打顫，全身發抖，惡寒之後隨即高燒。四侄的診所正在樓下，有的是最好的退燒藥和消化藥，服下退燒藥，立刻發一身汗，人也似乎清爽了些，可以起床走動，但一兩小時之後，又來一陣惡寒，然後高燒如故，而且混身乏力，難受得很。

已在黃岡市中心醫院當上住院醫

師的侄外孫童子嘉聞訊帶著聽筒和血壓計趕來，診斷後開出藥方，請四侄立即用藥，為我施打吊針。大家忙碌了三天，才把我這一場腸胃積滯、外帶風寒感冒的大病治癒。

第四天，侄孫洋兒開車接我去馬

曹廟，記得以前由黃岡市到馬曹廟，要在田野中轉好多彎，議好價的包車師傅往往不停抱怨：「那麼遠還到不

了！」如今出了黃岡市區，便接上鄂黃高速（這是從鄂州經長江鄂黃大橋通往黃岡多處鄉鎮的新高速公路），這高速在馬曹廟設入口處（出口處正興建中），全程所需不過廿幾分鐘。有了高速公路和鐵路，自然人通、貨通、財通，一切都興旺發達了。

大姪已半退休，僅在家應診，讓

出店面給他兒子洋兒開飯館。夫妻二人合作，一當大廚，一當跑堂，孫媳婦菊香性好清潔，小飯館收拾得特別乾淨。洋兒廚藝了得，一桌菜餚招待

我們，幾乎全部光盤。這次探親，在武昌、在黃岡，我都被請去大飯店吃過飯，祇見客人離座了，菜餚還剩不少，祇好打包。洋兒的小飯館每天穩賺幾百塊人民幣，他自己不好學，沒讀成書，現在却有意願也有能力好好栽培他的兒子劉茂林。喊我太婆的小茂林已是唸高中的帥小伙，有志投考醫學院，當「問心堂」的第四代傳人。

大哥當年興建的樓房是馬曹廟街

口的第一座，後來左鄰右舍都倣照大哥的樣式建起二層樓，驟然一看，連成一排，似乎出於一個建商之手。如今因為路面加高許多，一樓變成地下室，成排房屋已被棄置。剛巧馬曹廟高速公路通向另一出口的轉彎處正在這排房屋的右前方，將來這兒正是馬曹廟舊街的起點，預料一定會被房地產開發商相中。若有拆遷機會，大姪和五姪將獲利不少，已在黃岡、武漢安居的另三位已決定不參與平分，這是他們手足情深的表現，俊三有知，當同感快慰。

說到這次返鄉意外染病，得到晚

輩們悉心醫治，我要為童子嘉醫師濃

作者返鄉與大嫂及姪兒們團聚合照（前排右一大嫂汪姐、左一梁中英，後排

由右至左；大姪劉群岫、大姪女婉平、四姪春明、二姪女燧平、五姪建秋）

鄉情鄉訊



27

│中華民國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是梅苑小區，大侄女夫婦是最週到貼心的接待晚輩。

俊三過世後，四侄離開二侄女

夫婦，在黃岡市開發區另覓店面開設「問心堂春和診所」，因店面二樓的住宅明亮寬敞，後來「遺愛湖公園」又建在鄰近，我返黃岡市，必住四侄

家。

二

○

一五年我參加過含芳侄孫女

的婚禮，已有兩年多未返黃岡，原因之一是近年電訊發達，手機近在手邊，隨時可和晚輩聊天，真有天涯若比鄰的感覺；原因之二是大侄女夫婦上北京照顧待產媳婦，後來又留下撫育

孫女，我無他們接待，至感不便。

二○

一八年春，好不容易

盼到大侄女來電說：「二媽，我們回武漢了，孫女也將留在梅苑小區由我們照看。」我立即安排入夏前返鄉一行，對我這個廣東人而言，湖北夏天極熱，冬天又極冷，祇有春秋二季較為舒適。四月中旬，我又一次坐上廣州南站開往武漢的高鐵，享受那無比方便的探親之旅。

在梅苑小區先住六天，快

三十年的老房子，大侄女還能保持得那麼完整乾淨，當年我親手選購的床鋪被褥，甚至牆上的掛鐘，都燦然若新。我們用過的東西，大侄女必刻意保

存，以表示她對叔嬸的敬意和孝心。我在廳房之間徘徊，彷彿仍聽得到俊三和大嫂汪姐的殷殷笑語。

我最愛吃湖北的蓮藕和板栗，大

侄女天天用大骨頭給我煲藕湯，我盛出藕塊當飯吃。本不是產板栗的季節，大侄女想法弄來一袋袋炒栗子，她不停的剝，我就不停的吃。這兩種食物澱粉太多，滯了胃。第七天，要做動車去黃岡了，我說了一句：「還沒吃到豆皮包糯米飯呢！」大侄女蹬蹬下樓，立刻端來一碗，我竟全部吃完。

動車駛離武漢高鐵站，半小時後抵

達黃岡西站，向來充當我專用司機的二外甥去外地了，大外甥開車來接。他對我說：「舅媽兩年未回來，我們黃岡進步更多了，我兜您去看看開發新區的大道和高樓大廈，不比任何大都會差呢！」

就在我嘖嘖讚美聲中，車子來到

了四侄的「問心堂春和診所」，診所裡坐滿候診的病患，生意之好一如既往。門前兩株金桂樹長得更高了，現在不是桂花時令，聞不到那撲鼻的清香，但滿樹掛滿紅花，我原以為是綁上去的假花，靠近一看，竟是色香

俱
佳
的
攀
緣
玫
瑰
。
四
侄
媳
出
身
園
藝
世

家
，
是
有
名
的
「
綠
手
指
」
，
經
她
調
理

的
花
樹
，
果
然
匠
心
獨
運
，
與
眾
不
同
。

上
得
樓
來
，
四
侄
媳
已
盛
好
一
大
碗

帶
湯
的
豬
肚
蓮
子
在
恭
迎
我
，
豬
肚
煨
得

軟
爛
甘
香
，
我
欲
罷
不
能
，
竟
又
全
部
吞

下
。
入
夜
氣
溫
突
降
，
我
祇
穿
單
衣
，
又

賴
著
追
電
視
劇
，
添
衣
時
間
稍
遲
，
等
我

起
身
去
換
穿
毛
衣
的
時
候
，
一
切
都
太
晚

了
，
牙
關
打
顫
，
全
身
發
抖
，
惡
寒
之
後

隨
即
高
燒
。
四
侄
的
診
所
正
在
樓
下
，
有

的
是
最
好
的
退
燒
藥
和
消
化
藥
，
服
下
退

燒
藥
，
立
刻
發
一
身
汗
，
人
也
似
乎
清
爽

了
些
，
可
以
起
床
走
動
，
但
一
兩
小
時
之

後
，
又
來
一
陣
惡
寒
，
然
後
高
燒
如
故
，

而
且
混
身
乏
力
，
難
受
得
很
。

已
在
黃
岡
市
中
心
醫
院
當
上
住
院
醫

師
的
侄
外
孫
童
子
嘉
聞
訊
帶
著
聽
筒
和
血

壓
計
趕
來
，
診
斷
後
開
出
藥
方
，
請
四
侄

立
即
用
藥
，
為
我
施
打
吊
針
。
大
家
忙
碌

了
三
天
，
才
把
我
這
一
場
腸
胃
積
滯
、
外

帶
風
寒
感
冒
的
大
病
治
癒
。

第
四
天
，
侄
孫
洋
兒
開
車
接
我
去
馬

曹
廟
，
記
得
以
前
由
黃
岡
市
到
馬
曹
廟
，

要
在
田
野
中
轉
好
多
彎
，
議
好
價
的
包
車

師
傅
往
往
不
停
抱
怨
：
「
那
麼
遠
還
到
不

了
！
」
如
今
出
了
黃
岡
市
區
，
便
接
上
鄂

黃
高
速
（
這
是
從
鄂
州
經
長
江
鄂
黃
大
橋

通
往
黃
岡
多
處
鄉
鎮
的
新
高
速
公
路
）
，

這
高
速
在
馬
曹
廟
設
入
口
處
（
出
口
處
正

興
建
中
）
，
全
程
所
需
不
過
廿
幾
分
鐘
。

有
了
高
速
公
路
和
鐵
路
，
自
然
人
通
、
貨

通
、
財
通
，
一
切
都
興
旺
發
達
了
。

大
姪
已
半
退
休
，
僅
在
家
應
診
，
讓

出
店
面
給
他
兒
子
洋
兒
開
飯
館
。
夫
妻
二

人
合
作
，
一
當
大
廚
，
一
當
跑
堂
，
孫
媳

婦
菊
香
性
好
清
潔
，
小
飯
館
收
拾
得
特
別

乾
淨
。
洋
兒
廚
藝
了
得
，
一
桌
菜
餚
招
待

我
們
，
幾
乎
全
部
光
盤
。
這
次
探
親
，
在

武
昌
、
在
黃
岡
，
我
都
被
請
去
大
飯
店
吃

過
飯
，
祇
見
客
人
離
座
了
，
菜
餚
還
剩
不

少
，
祇
好
打
包
。
洋
兒
的
小
飯
館
每
天
穩

賺
幾
百
塊
人
民
幣
，
他
自
己
不
好
學
，
沒

讀
成
書
，
現
在
却
有
意
願
也
有
能
力
好

好
栽
培
他
的
兒
子
劉
茂
林
。
喊
我
太
婆
的

小
茂
林
已
是
唸
高
中
的
帥
小
伙
，
有
志
投

考
醫
學
院
，
當
「
問
心
堂
」
的
第
四
代
傳

人
。

大
哥
當
年
興
建
的
樓
房
是
馬
曹
廟
街

口
的
第
一
座
，
後
來
左
鄰
右
舍
都
倣
照
大

哥
的
樣
式
建
起
二
層
樓
，
驟
然
一
看
，
連

成
一
排
，
似
乎
出
於
一
個
建
商
之
手
。
如

今
因
為
路
面
加
高
許
多
，
一
樓
變
成
地
下

室
，
成
排
房
屋
已
被
棄
置
。
剛
巧
馬
曹
廟

高
速
公
路
通
向
另
一
出
口
的
轉
彎
處
正
在

這
排
房
屋
的
右
前
方
，
將
來
這
兒
正
是
馬

曹
廟
舊
街
的
起
點
，
預
料
一
定
會
被
房
地

產
開
發
商
相
中
。
若
有
拆
遷
機
會
，
大
姪

和
五
姪
將
獲
利
不
少
，
已
在
黃
岡
、
武
漢

安
居
的
另
三
位
已
決
定
不
參
與
平
分
，
這

是
他
們
手
足
情
深
的
表
現
，
俊
三
有
知
，

當
同
感
快
慰
。

說
到
這
次
返
鄉
意
外
染
病
，
得
到
晚

輩
們
悉
心
醫
治
，
我
要
為
童
子
嘉
醫
師
濃

童子嘉與程斯曼兩位醫師志同道合伉儷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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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重
彩
的
添
上
一
筆
。
當
年
我
們
初
返

武
漢
，
童
子
嘉
祇
有
三
歲
，
在
珞
珈
山

賓
館
的
客
房
裡
，
他
看
見
滿
滿
一
屋
子
的

大
人
，
有
點
不
知
所
措
的
大
哭
起
來
，
俊

三
並
不
嚴
厲
喝
止
，
反
而
柔
聲
對
他
說
：

「
這
麼
好
哭
啊
！
跟
你
媽
媽
出
走
廊
，
哭

夠
了
才
進
來
吧
！
」
就
這
麼
一
次
，
往
後

他
跟
在
我
們
身
邊
，
再
沒
哭
鬧
，
祇
有
歡

笑
，
還
會
挨
近
俊
三
高
唱
「
世
上
祇
有
二

爹
好
！
」
來
討
歡
心
。
他
上
幼
稚
園
了
，

知
道
我
們
快
要
離
開
黃
岡
去
武
漢
，
他
已

被
母
親
安
排
留
在
家
裡
，
由
奶
奶
照
顧
繼

續
上
學
。
我
發
現
他
蹲
在
房
間
角
落
生
悶

氣
，
問
起
原
由
，
他
忸
怩
回
答
：
「
我
好

想
跟
你
們
去
玩
啊
！
」
其
實
我
們
也
捨
不

得
丟
下
他
這
小
開
心
菓
，
於
是
他
又
能
興

高
彩
烈
的
加
入
大
隊
了
。
不
想
幾
天
之

後
，
他
悄
悄
對
我
說
：
「
二
婆
，
我
玩
得

是
真
高
興
，
可
是
幾
天
不
上
學
，
又
怕

我
的
巴
掌
落
了
唉
！
」
巴
掌
落
了
是
他
用

可
愛
的
黃
岡
童
音
表
達
當
不
成
班
長
的
意

思
，
原
來
稚
童
也
會
感
到
左
右
為
難
的
糾

結
。

童
子
嘉
的
求
學
之
路
一
帆
風
順
，
大

學
習
醫
以
繼
承
外
祖
父
及
父
母
的
專
業
，

實
習
期
間
結
識
佳
侶
程
斯
曼
醫
生
，
兩
人

同
返
黃
岡
結
婚
，
雙
雙
進
入
黃
岡
市
（
三

甲
）
中
心
醫
院
就
業
，
童
在
心
臟
內
科
，

即
將
由
住
院
醫
師
升
任
主
任
醫
師
；
程
在

小
兒
內
科
，
年
內
將
任
主
管
住
院
醫
師
。

童
子
嘉
習
醫
，
為
劉
家
表
弟
光
銘
、
光
銳

樹
立
了
好
榜
樣
，
現
在
光
銘
已
結
業
在
實

習
，
光
銳
正
攻
讀
中
醫
，
看
來
劉
介
三
醫

師
的
第
三
代
真
是
人
才
濟
濟
呢
！

此
次
探
親
，
得
初
見
四
個
幼
童
；
二

姪
女
的
外
孫
李
悅
童
、
大
侄
女
的
孫
女
陳

我的伯父謝世已經十多年了。

這十多年来，在我忙碌歇下來的大腦裡，時不時地浮現出他的音容笑貌。而且自然而然地讓我想起他的一切

—
—

他的少年、青年、壯年、老年生活裡、工作中、經歷過的一些讓人銘記難忘的往事、趣事……

這往事中蘊含的值得回味咀嚼，

值得人深思、詮釋的人生哲學、經驗；這趣事中讓人新奇、興奮所傳達的積極的勵志的奮進精神，我覺得我有責任寫點東西，告訴我的兒女們、子侄們，在我眼中的大伯，在我心中的大伯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
—

那偉岸挺

拔的身軀，那凛然沉穩的姿態，那一份慈祥，那一份剛強，那一種屬於軍人特有的風範及威儀……一位精氣神

我的伯父｜｜樊斌

和諧統一的軍官，在我心中他既是一位「凡人」亦是「達人」的長輩！不然，他們怎麼會理解我當年赴台瞅着大伯靈位那嚎啕大哭的悲慟？不然，他們怎麼會理解每次在他們面前談起伯父，我喋喋不休、動情動容的表現？讓他們理解這些「不然」背后的故事，而「自然」記住我的伯父

—
—

樊

斌，他們可為之驕傲的親人！

我伯父一九四七年離開大陸去台

灣時，已是國軍上校。那時，我剛出生。時隔四十一年後，一九八九年已經退伍了的他，在我三妹楚華的照顧下，偕伯母回到大陸探親，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而后，他或獨自、或與伯母、或與子女多次回大陸與我們相聚。這一段往事，已是老年大伯的往

文

◎
 

樊力學

若
林
、
四
姪
的
外
孫
彭
翰
然
、
二
姪
女
的

孫
女
童
樂
妍
。
他
們
和
劉
茂
林
一
樣
，
都

喊
我
太
婆
。
生
當
國
強
家
富
的
好
年
代
，

個
個
都
漂
亮
、
健
康
、
聰
明
、
活
潑
，
前

程
一
片
錦
綉
！

經
過
半
月
體
驗
，
黃
岡
進
步
神
速
，

生
活
水
平
大
大
提
高
，
又
有
晚
輩
的
醫
術

親
情
保
障
我
的
平
安
，
往
後
春
秋
兩
季
，

我
大
可
以
回
來
住
上
兩
三
個
月
，
不
必
長

留
廣
東
了
。

鄉情鄉訊

反
省
與
感
謝

人
類
的
眼
睛
就
像
從
窗
內
向
外
看

的
單
向
窗
，
鏡
頭
所
向
，
從
天
文
到
地

理
，
大
千
世
界
的
芸
芸
眾
生
，
都
攝
取

殆
盡
，
就
是
遺
漏
了
一
個
「
我
」
。
自

己
日
常
的
行
為
自
己
無
法
明
察
秋
毫
，

所
以
我
們
似
乎
需
要
一
個
嚮
導
，
引
導

我
們
行
路
的
方
向
。
那
麼
這
個
嚮
導
是

誰
呢
？
他
在
哪
裡
？

我
以
為
有
兩
個
：
其
中
一
個
常
以

溫
柔
委
婉
的
語
氣
忠
告
我
們
、
提
醒
我

們
，
他
的
名
字
叫
朋
友
；
另
一
個
則
以

疾
言
厲
色
譏
諷
我
們
、
打
擊
我
們
，
他

的
名
字
叫
敵
人
！

沒
有
別
人
的
指
責
，
就
沒
有
警

惕
，
更
沒
有
進
步
。
批
評
使
我
們
不
得

不
步
步
為
營
，
做
事
不
敢
輕
易
逾
矩
，

以
防
不
慎
落
入
萬
丈
深
淵
，
我
們
倘
能

擁
有
這
樣
一
位
益
友
，
是
我
們
的
福

氣
，
為
什
麼
不
感
激
呢
？

已
故
大
文
豪
川
端
康
成
，
一
生
信

奉
兩
個
字
，
就
是
「
感
謝
」
，
我
們
若

時
常
使
用
這
兩
個
字
，
相
信
敵
人
終
將

消
聲
匿
跡
，
或
是
改
頭
換
面
，
以
朋
友

的
姿
態
出
現
了
。

—
—

選
自 

藍
蔭
鼎
《
鼎
廬
小
語
》


